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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来宾，阳光慢悠悠地溜达进客厅。如果
没有别的事，我最爱歪斜在沙发上，漫无目的地翻几
页书，或刷一会儿视频。那天上午，我偶然点开手机
笔记，发现里面躺着许多细碎的时光：有看夕阳时的
心情，有老领导突然来电点评文章的感动，有回到老
家的开心片段，甚至还有一段——记录几片叶子掉
落的声音。

那也是一个寻常的周末，寂静的办公室里只我
一人。窗外天光云影悄然流转，而我指尖敲打着键
盘，目光紧盯着屏幕，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知过了多久，耳畔忽然飘来一声极轻的“窸
窣”。那声音细若游丝，在寂静中却格外清晰。我不
由得停下敲字的手，缓缓抬起头。

目光越过屏幕边缘，只见几片小树叶静静躺在
地上。深绿的叶面仍泛着光泽，叶缘微微卷曲，仿佛
从那株盆栽上轻轻跃下，特意来赴这场午后的约。
我怔怔望着，忽然明白：方才那一声“窸窣”，原是叶
落的声音。

这几片小叶子深深打动了我。虽然我叫不出这
棵小树的名字，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它日日守候
在这里，我们是朝夕相处的朋友，呼吸早已融入彼
此。那声响，应是它们在向我告别吧。

我立即停下手头的活，在手机笔记里认真记录：
周末
埋头案首
忽闻窸窣
缓缓抬头
几叶静卧
天呀
我真真切切听见了
叶落的声音
那么具体
那么新鲜
是一种感动
更是一场浪漫的告别
（2023—5—27 16:50）
一直以来，我总以为落叶是无声的，是生命归于

沉寂的隐喻。却从未想过，它竟会以如此具体的声
响宣告退场。这声音里没有悲戚，反倒带着从容的
笃定，像是完成了一季的使命，便坦然与枝头作别。

而人呢？我们总在步履匆匆中追逐“结果”——为
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操心，为父母的健康担忧，为未
完成的工作焦灼，为未抵达的目标奔波。

那声叶落，仿佛一记温柔的提醒：人啊，有时可
以慢一点，再慢一点，松弛一点，再松弛一点，才能看
见生命本来的模样。

我不禁羡慕起这几片小叶子：它们认真生长，从
容告别。它们更是幸运的，纵然只是一声轻响，也能
在某个寻常午后，被一个人记录，被一颗心稳稳接
住，安放成久久不散的温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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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的寒风裹着杀气，掠过
武宣县桐岭、通挽的田埂——广西省保
安副司令莫树杰奉命“进剿”中秋起义部
队，攻占各起义村，悬赏捉拿龙德洽等领
导人，用“杀”立威、以“骗”诱降，妄图掐
断游击队群众根基、掐灭革命火种。

亲历者龙贵殿回忆，12月19日清晨，
敌人突袭大团村，于甘家柴房抓出古朴村
赖炳昆、克胜村陆永鳌，押至通挽当众杀
害，鲜血染红黑土。随后在新龙、通挽等
地强开“缴械投诚”大会，将群众如牲口般
驱至会场，逼饮混着鸡血的米酒，立下“反
政府就天诛地灭”毒誓。

血腥威慑与卑劣诱降未能掐灭火
种，反而让一二一纵队政治部主任龙德
洽决心向险而行。他曾想带队伍去十万
大山避险，却因局势变化让队员撤回隐
蔽。他在上级“原起义区需要人回去工
作”的布置下毫不犹豫地回来了——桐
岭、通挽的桥关口有哨兵盘查，圩街客栈
贴满悬赏照，每一步都如踩刀尖。但他
心里透亮：“族亲、村民、队员都在这儿，
我得把散了的人心拧成绳。”

潜回后，他昼藏岩洞，夜访各村，给
群众打气：“敌人越狠越怕我们，怕我们
团结、不低头。只要不散，天总会亮。”龙
德洽的“勇”并非蛮干，而是明知险仍向
前的坚定决策。他的话成了村民的“定
心丸”，老人们后来常说：“他和我们住岩
洞、吃野菜，连幼子都送进队伍，这样的
人，我们信得过。”

龙德洽的坚守凝聚了亲属：大哥龙
德明是当地名中医，成为游击队幕后保
障，随叫随到医治伤员，更送二子龙振
杰、龙亲入伍；二哥之子龙震廷，时读柳
州高中，看到武宣中秋起义报道后，连夜
返回桐岭：“四叔，读书救不了眼前民众，
我要跟你干革命。”三哥龙德本弃乡村医
生安稳加入政工队，1948年担任中共桐
岭区工委书记，险重任务前从不言累和
怕；堂叔龙世彬在桐岭区公所当伙夫，暗

中做内应，第一次解放桐岭时趁夜开门
助游击队攻进区公所，后长期任武工队
联络员、情报员。

亲属热血投身，坚定了族亲抗争决
心。一二一纵队分队长龙德仕，第一次
解放桐岭时率队冲锋，被敌弹穿腰致腰
椎受损（解放后定为二等乙级残疾军
人），伤愈后仍坚定归队，后历任桂中南
区十九团武宣独立营排长、新二十四团
连长、武宣县公安队队长。一二一纵队
副中队长龙德霄，起义受挫后转战贵武
来边界，1948年5月回村发动群众被捕，
关押桂林监狱仍宁死不屈，直至解放。

亲属带动下，点燃了古龙、平龙两村
的革命火种，两村族亲纷纷挺身而出。
1947年中秋起义初，古龙村龚喜悦、龚腾
（龚喜塑）、龙振瑾（龙光）、龙振学（龙森）、
龙礼威、龙兴荣等，平龙村龙贵殿、龙贵
兴、龙贵灵、龚炳武、龙致仁等数十人，毅
然加入起义部队或民兵。起义受挫后，他
们仍坚定参加武工队，或做“堡垒户”，在
白色恐怖中顽强斗争。

15 岁的龙荣是队伍里最小的。
1947年秋，他以全乡第十二名的成绩考
入桐岭高小，两个月后，街头悬赏父亲龙
德洽的布告撕碎了他校园生活——母亲
连夜拽他离校：“荣啊，他们抓不到你爹，
会抓你。”在张宽村避捕的大伯爷龙德明
叮嘱他：“你得藏好，好好活着，才能接着
干革命。”

局势稍缓后，龙荣随母回村却不敢
去上学，怕被“黄衣兵”（村民对穿黄衣国
民党兵统称）抓走。龙德洽未让儿子躲
进温室，默许他加入游击队。起初游击
队看他年纪尚小，背长枪还拖地，不愿接
纳，听闻是龙德洽之子才心软：“带在身
边总比让他在家安全。”此后，龙荣与堂
哥龙华常摸黑去刷墙报，专挑墙角、树干
写“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有时藏情报于
裤腰当交通员，或帮队员送饭，或蹲山林
草丛站岗，听见狗叫声便吹口哨报信；白

天在田里干活也紧盯村口，见“黄衣兵”
便抄小路飞速回村，帮助族亲转移。

长期夜宿山林，龙荣患上了疟疾，寒
热交替险些丧命，幸得龙德洽多方寻来
西药治愈。1948年底一天半夜，龙德洽
召集堡垒户在村背山开会，龙荣放哨时，
父亲特意走过来摸他的头：“荣啊，虽不
能上学，但别荒废学习，解放后知识有
用。万一我死了别难过，革命者生得伟
大死得光荣。”这话龙荣记了一辈子：“是
父亲带我进队伍，让我知再难的日子，只
要有信仰就能跨过去。”那些年，龙家人
与村民在流离中苦熬：男人们夜宿山林
岩洞，饿了分食野菜与村民偷送来的干
粮，饥一顿饱一顿却无人抱怨。

革命火种亦在妇女手中传递。龚玉
娥、龙妈唤、龙妈安等30多名壮族妇女，
既是亲属参军坚定支持者，更是游击队
后勤兵：深夜缝补衣物、清晨肩扛粮袋，
凭智慧勇气在封锁线间传送情报。

当游击队遭遇围剿、陷入弹尽粮绝
时，龙姓族人及村民们豁出家底支持：龙
德洽卖掉行李充作队员转移路费；有人
卖田产、捐口粮，就连族老“公浮”（龙致
睦）、“公瘦”（龙芝显）掌管祭祀祖先、救
济族人的公共“蒸尝谷”（非天大的事由
绝不动用），也在族人“该捐”声中，全数
送到游击队手中。这份倾其所有的支
持，成了后续武工队最坚实的后盾。

有人问：“不怕死吗？”他们回答：“怕。
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怕也会死，不怕反
倒可能活。就算死了，二十年后又是一条
好汉。”在这群越挫越勇的革命者中，龙
光、龙政款两位年轻子弟，用生命践行信
仰，二人的名字永远镌刻在武宣县马鞍山
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龙光（1928年生），1947年武宣中秋
起义后任一二一纵队侦察班长，常乔装
成货郎潜入敌营搜情报，为作战计划提
供依据。调任警卫员后，以“人在领导
在”的忠诚担当守护安全，被司令员韦敬

礼赞为革命队伍“安全阀”。为打破敌占
区封锁，他又主动承担地下交通员，在敌
方严密搜查下巧妙穿梭传递党的指示与
情报，协助建立10余个地下交通站；起
义受挫后，加入武工队持续斗争，带领战
士在山区与敌人周旋，深入群众建立解
放同志会，协助发展会员达3000余人，
多次粉碎敌人清剿计划，凭功绩成长为
新二十四团排长。1949年武宣解放后，
龙光主动请缨奔赴东乡、桂平剿匪一
线。当地山高林密、匪徒负隅顽抗，他毫
无惧色，带领战士摸排匪踪、制定方案，
在多次交锋中身先士卒。1950年2月东
乡剿匪战斗中，龙光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将短暂青春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

龙政款（1924年生），1947年主动投
身武宣中秋起义，凭高强武艺屡次完成
突袭任务，曾以双手倒立姿势跨厅众爬
行彰显革命斗志。1950年新龙圩剿匪，
匪徒潜逃后躲进民房负隅顽抗，部队多
次进攻受阻。“我上！”龙政款不顾民房内
土匪持枪威胁，匍匐至大门，欲脚踹门扇
破门突入，近战制敌，可就在抬脚瞬间，
屋内土匪扣动了扳机。他应声倒下，虽
未亲手擒获匪徒，却为后续战友攻克民
房、生擒匪徒创造了条件。这位年轻的
烈士，用“冲锋到最后一刻”行动，诠释了
革命战士的无畏本色。

如今，古龙、平龙村背山林，仿佛瞧
见当年的松明火把——是龙德洽动员的
光，龙荣放哨的星，村民抱团取暖的亮。
武宣革命能从白色恐怖中突围，最终迎
来解放，从不是某个人孤军奋战——是
靠村民“全家跟党走”的决绝，是“自带干
粮闹革命”的赤诚，更有龙光、龙政款这
样的年轻人，用22岁、26岁的生命重量，
把“越挫越勇”刻进武宣山河的骨血里。

这份绝境坚守，是指路明灯，更是红
色“传家宝”，提醒着每一位武宣人：今日的
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热血换来的；而“豁得
出、顶得上”的革命精神，更应永放光芒。

重新回到来宾市兴宾区三五镇初级
中学的校园，已是三十三年后。那里的
主人——镇中的孩子们，笑问满头白发
的我：“客从何处来？”

我笑言：“我也曾是这里的主人，是
这里拼搏的一代。”

当年，校园没有围墙。实际上，我们
也不需要围墙——对前途的渴望，早已
在心中筑起一道自律的围墙。大多数同
学都是农家子弟，读书是跃出农门唯一
的出路。

每当晚饭后，校园后山与周边小路
上，处处可闻朗朗书声。晚自习铃声一
响，同学们便自觉回到教室投入学习。
围墙于我们而言，成了多余的摆设。

当年的学习条件极为艰苦，学校时
常缺水。遇上大旱，我们便要骑着笨重
的自行车，到五公里外去运水。十二三
岁的少年，驮着二十五公斤的水桶，在
坑洼的土路上艰难骑行。上坡时拼尽
全身力气，下坡时紧握车把生怕倾覆。
待抵达学校，汗水早已浸透衣衫——这
桶珍贵的水，要供两个宿舍的同学做
饭、洗漱。

因为缺水，打球后我们只能满身汗
味地上晚自习，放学后再摸黑到镇上找
水擦洗。可奇怪的是，艰苦从未冲淡学
习热情，反而淬炼出我们面对困难时不
屈的韧性。

因为穷，家里五个兄弟姐妹中，只有

我这个“满仔”幸运地获得了走进中学的
机会。穷，成了我自觉读书的动力。但那
时的我，语文成绩一直不及格，作文常被
当作反面教材。转机发生在初三那年：堂
哥荣获广西作文竞赛特等奖的消息，像一
粒火种，点燃了我写作的渴望。从那时
起，我开始疯狂阅读，每周坚持练笔。

没人会想到，那个曾经对纸枯坐、笔
如千斤的我，日后竟会以文字为业。现
在想来，是母校那方水土的无形滋养，是
同学们在逆境中埋头苦读的身影，是整
个校园在缺水少物环境下依然蒸腾的那
股不服输的倔强，让坚韧不拔的精神如
无声雨露，沁入心田。

由于勤奋练习，原本一写作文就发
怵的我，渐渐找到了感觉。我坚持每天
写日记，记录所思所感。更庆幸的是，我
遇到了好老师，他是我的初三语文老师
黎俊辉。当我鼓足勇气将习作交给他
时，他没有因我是“差生”而敷衍，反而暖
心鼓励我多写多练。

次日晚自习，他把我叫到教室外，微
笑着说：“你的作文感情真挚，非常动
人。坚持下去，广泛阅读，将来必有所
成。”

那个夜晚成了我人生的分水岭。从
未在写作上获得肯定的我，攥着作文本，
第一次相信自己在文学道路上也能行。
翻开作文本，老师批改的意见写满了整
整两页——从立意、构思到行文，给予了
全面指导。

在黎老师悉心指点下，我笨拙的笔
触渐渐找到了方向。期中考试，我的作
文破天荒地成为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
朗读。从“反面教材”到范文的转变，如
同一道阳光照进心底，被认可的喜悦驱

散了我长久以来的自卑。
黎老师的鼓励如同一粒火种，点燃

了我心底的文学梦。自那以后，我便踏
上近乎痴狂的练习之路，立志纵使成不
了作家，也要成为笔耕不辍的“写家”。

初中毕业前夕，在黎老师指导下，我
的诗歌终于变成铅字，发表在当时柳州
地区教育局主办的《柳蕾》报刊上。握着
承载三块钱稿费的单据，喜悦重若千
钧。那首小诗虽未在生活里激起多少涟
漪，却在我内心世界下了一场润泽的春
雨——“自信”的新绿破土而出。

怀揣着这点微光，我考上一所中专
学校，学习化学专业，但笔耕从未停下。
然而，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中专毕业
不到三个月，便赶上1996年的下岗潮。
失业后的我不敢回家——父母为让我读
书已倾尽所有，本该光宗耀祖的我却让
他们失望了。

下岗三年间，我学过电焊，干过装
卸，开过小店，尝尽世态炎凉。每当快要
放弃时，总会想起那个在坑洼土路上驮
水前行的少年。既然当年能把二十五公
斤的水驮过十里崎岖路，如今为什么不
能把眼前的苦难扛过去？

转机再次眷顾坚持的人。凭借学校
里练就的写作特长，我这个学化学的中
专生，鼓起勇气叩响了一家报社的大
门。面对招聘人员的拒绝，我直接致电
该报社长：“请让我试一个月，这个月里，
我不要你一分钱工资。行，我留下，不
行，我自己走人。”

这位社长就是我新闻路上的恩师邢
浩锋，当时兼任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社
长。多年后他告诉我，当时的我新闻写
作能力也就初中水平，但正是那句不留

后路的誓言，让他决心留下我。
坚韧，不仅陪我渡过了一道道人生坎

坷，更为我敲开了职场新大门。从初三时
黎老师那句温暖的鼓励开始，在文学这条
路上，我拼搏了三十多年，作家和诗人的
梦想并没有实现。让老师略感欣慰的，是
我做了一名记者，后来还成了一家中央新
闻单位驻桂机构的采编负责人，尽管没多
大成就，但无愧于我的老师。

回顾半百人生，如果说有哪些值得
让老师骄傲的，那便是后来我作为中
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组成员，赴安徽、
黑龙江等省开展督导工作，获得了荣
誉称号“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
工作者”。

年过半百，作家梦如天际渐远的帆
影。然而，当年在三五中学那片精神沃
土里埋下的“坚韧”种子，早已长成我手
中一支力求真实记录时代的笔。我曾连
续十三年，在每一年的小年夜，去报道、
去“陪伴”广西的“摩托车返乡大军”。
即便父亲病重住院的那些艰难时日，我
在医院的走廊里稍得喘息，心中放不下
的，仍是那条漫漫归途上的悲欢。我想
用文字安放这些平凡者的艰辛与期
盼。这样的坚持于我而言，不过是换了
种方式，继续在那条驮水的土路上前
行。每当稍有
懈怠，我总会
忆起少年时：我
们骑着笨重单
车，在坑洼土路
上颠簸往返，只
为从五公里外
驮回一桶维系
希望的清水。

从三五中学走到央媒
蒋雪林

上小学时，每到寒暑假或星期
天，我们几个小孩总喜欢到罗秀镇往
东一座名叫“保帅岭”的小山去玩。
山顶矗立着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碑
下是一排烈士墓。再往东大约二十
米，另有一座孤单的坟，我们好奇地
凑上前去辨认墓碑上的文字，中间写
着“郑功成之墓”。我曾看过小人书
《郑成功收复台湾》，“郑功成”与“郑
成功”，虽字序不一样，却让我记住了

“郑功成”这个名字。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地政府重修

保帅岭上的英雄碑和烈士墓，把“郑功
成”的坟迁来与原先的烈士一起安放，
但墓碑上的名字却变成了“郑功臣”。
我疑惑，不是叫“郑功成”吗？怎么变

“郑功臣”了呢？难道这是另外一个人？
直到数十年后，我意外从一本书

上看到郑功成烈士的事迹，再次勾起
那段记忆。郑功成与郑功臣，会不会
是同一人？带着疑问，我查了很多资
料，发现写的都是郑功成。后来，我
专门跑去看郑功臣的墓碑，发现墓碑
上的介绍和资料上的记载完全一
样。这样一来，说明郑功成和郑功臣
是同一人。可为什么名字会不一样？

我的疑问还不止这些。对于郑
功成烈士，搜寻到的资料介绍得简
略。郑功成遇害时36岁，他没有妻
儿吗？如果有，是否还住在村里或迁
到其他地方？此外，郑功成是象州县
寺村镇白石村人，遇害时在柳州，可
他的坟墓为什么却在看似毫不相干
的罗秀镇？

带着疑问，我先后询问不少寺村
镇白石村人和罗秀镇人，遗憾的是多
数人都不知情。直到有一天，有个人
告诉我，每到清明节，总有两兄弟去
烈士陵园祭拜，他们住在罗秀老街，
哥哥叫郑彬、弟弟叫郑桐。“你去问
问，可能与郑功臣有关。”他说。

今年11月13日中午，我来到罗
秀镇东街84号，正巧遇见在家吃中
午饭的郑桐，郑彬在外未归，我便与
郑桐聊了起来，其间他还找出爷爷郑
功成的烈士证书。

1893年，郑功成出生于象州县

寺村乡白石村一个清末秀才家庭，
1925年毕业于桂林师范学校，曾在
本乡祟山村设馆教学。1926年冬，
郑功成与同乡李忠惠等，到国民党柳
庆区党务整理处党员特别训练班学
习，结业后参加柳州区办农民讲习
班，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后回到象州，
担任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并
组建白石乡农会，成为推动当地农民
运动的核心力量。他积极培养进步
青年和妇女骨干，带领群众开展“二
五减租”斗争，迫使地主接受减租政
策，同时组织妇女协会剪发易服、上
街宣传，推动男女平权思想传播。
1927年6月，郑功成与刘策奇、覃智
增等人组织3000余名农会会员和革
命青年社成员齐聚县城，驱逐县长李
镜堂，公开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然
而，国民党当局疯狂反扑，于1929年
10月将郑功成抓捕，押解至柳州审
讯，游街示众后于北教场斩首。赴刑
途中，郑功成面无惧色，英勇就义时
年仅36岁。

郑功成遇害后，其遗孀潘琼与仅
7岁的儿子郑之裔，在村里屡遭地主、
恶霸报复欺凌。不得已，潘氏将三间
瓦屋贱卖，带着儿子来到罗秀老街，在
粑粑巷租屋，以卖粑粑维持生计，此后
未再嫁。艰难境况下，潘琼还收留了
白石村一名孤儿郑世。日子安定后，
潘氏请人将丈夫遗骨迁到罗秀，安葬
于北门外放哨岭，后移至保帅岭。

郑之裔30多岁时加入罗秀桂剧
班成为骨干，后娶大山岔村女为妻，
生儿子郑彬、郑桐，另有一名小女
儿。郑家之前一直保存着郑功成遗
像及烈士证书，贴于屋内墙上，后建
新居时遗失，仅剩郑桐用手机拍下复
印的一张烈士证书，为1986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

至于烈士证书和烈士墓碑上为何
写“郑功臣”？原来，郑功成原名郑功
臣，“郑功成”之名是其在组建农民协会
时自己所改，以示革命一定会成功。“郑
功臣”，是新中国成立后工作人员秉持
尊重历史的态度，故而将其恢复为原
名。至此，我的所有谜团全部解开。

探寻象州革命烈士名字背后的谜团：

两个名字，一座墓碑
陆永忠

扫码聆听更多美文。

武宣烽火绝境下越挫越勇
——龙德洽与古龙、平龙村民革命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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